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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青浦乡下的女孩

     充满热意的乌云爬满青浦县城上空，有气无力的南风假惺惺地抚慰着一脸愁苦的大

地。硝烟的硫磺味弥漫游荡，挤走空气养份，使本该清鲜的夏日早晨，变得窒息闷人。柳

树，叶子边缘焦黄，怄着瘦弱的身躯，和枯萎的草丛一道站在干裂的蜿蜒河边。浅薄的河

水浮在肮脏的河床上，难以展现波光泽纹，更没有给空气带来丝毫湿润。几只被连夜的枪

炮声吓懵的麻雀，羽毛暗晦，瘦骨棱丁，悄然无声，停在柳树枝上，祛生生地望着被炮火

烤灼的世界。

      不久以前，这里还是江南数一数二的鱼米之乡：春天，遍地纵横的水稻田里，水牛

优然自如地拉犁耕耘，在倒映出蓝天白云的水面上划出涟漪，粉红色的野花像剪碎的彩纸

洒满翠绿的田埂小径；夏天，辛勤的农夫踏着水车木轮，将混浊的河水经过人工开挖的沟

渠，哗哗灌入稻穗长得昂首挺胸的田野，野鸭挥动白色的翅膀一头扎下，用嘴擒住小鱼小

虾，溅起水花阵阵；秋天，收割后的稻谷，成担成担堆成金黄的小山，运往打谷场，成群虾，溅起水花阵阵；秋天，收割后的稻谷，成担成担堆成金黄的小山，运往打谷场，成群

结队的麻雀争食掉落的稻壳，遍地撒欢；冬天，饱食后的水牛懒洋洋地躺在草料槽边，透

过贴好对联的半开的农宅木门，瞧看平日早起摸黑劳作的农夫，脸色喝得通红，吸着水烟，

磕着瓜子，围成一圈，吆喝，诅咒，嘻笑，打牌赌钱。

      现在，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只有烧成焦黑的破垣残墙，炸断的树杆，遍布弹坑的稻

田，被拉炮军车辗过后压成粘乎乎污泥的田埂，丢弃的军服军旗军鼓军号，缺柄少把的武

器，不知躲避被枪弹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军人的尸体，器，不知躲避被枪弹打得奄奄一息的水牛，丑陋奇形血肉模糊的百姓和各方军人的尸体，

以及伤得不能动弹，只好和尸体躺在一起的伤兵，在闷热的空气里呻吟，忍受煎熬。俯视

这一切的青浦县城城楼上，挺拔的旗杆，黑乎乎地挂着两具洋人军官和一具华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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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在常胜军攻下城楼前把他们点了天灯。

      常胜军总指挥华尔，在英国驻华海军最高司令贺伯海军上将的军火支援，和上海华

洋商界的金钱资助下，听取戈登上尉的建议，把常胜军改编成由洋人当军官，菲律宾人当

士官，华人当士兵的混合队伍。从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时间里，扩充到4500余人，配备士官，华人当士兵的混合队伍。从最初的300人，不到半年时间里，扩充到4500余人，配备

能击中800码外目标的步枪，32磅炮弹的前膛野战炮，浅水炮艇，和武装平底船，从1862

年1月开始，在东起距离上海租界仅10华里的法华，虹桥，徐家汇等处，西到七宝，南翔，

嘉定，青浦，历经9个月，与长毛展开惊心动魄的周旋。常胜军的长处是，用近代炮兵的测

量法，精确轰击长毛的隐蔽阵地，并用炮艇浅船在水网密布的地区灵活地运送人员物资；

长毛的长处是，训练有素的马队配合擅长使用刀矛等冷器的步兵，利用低姿匍匐，土工作

业，避开正面战场炮火，绕道侧面发出致命的打击。双方像两条巨大的蟒蛇，纠缠在一起，

张开血口大盆，露出利牙，咬向对方的要害。5月6日，常胜军收复青浦县城；6月9日，长

毛夺回青浦县城；8月7日，华尔亲自率领常胜军回到青浦县城下，指挥“海生”号上的巨

型大炮轰击城楼；8月8日，华尔调松江500名常胜军增援攻城；8月9日，常胜军和安徽辫子

兵合力夜袭；8月10日中午，常胜军的水陆炮火轰塌城垛10余处，第二次收复青浦县城。

      残酷的战争进行了四天三夜，千百条生命断送在城里城外。

      城破之日，也就是抢劫开始之时。常胜军在进入青浦城的第二天，开始了惯常的狂

欢。抢劫究竟从什麽时候开始，在什麽地方开始，由什麽人带头开始，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带队的军官说不清楚，冲在最前面的士兵说不清楚，被抢的老百姓更说不清楚。隔天的《北

华捷报》这么报道常胜军的抢劫详情：“翻箱倒柜，一旦发现珠宝，金银，和财帛，军官

和士兵便均分之。在一件蓝衣里找到了一千六百多元，一队军人便把这笔钱分了，每人分

得一百多元。他们还抢了金手镯，金手环，又听到发现了长毛的宝库，箱内藏有八千元，得一百多元。他们还抢了金手镯，金手环，又听到发现了长毛的宝库，箱内藏有八千元，

他们见猎心喜，不得不丢掉一些东西，以减轻口袋的负担。”在规规矩矩的和平年代，抢

劫是不道德的犯法行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长毛叛乱中止了和平年代的道德逻辑，于



3    江水滔滔                                                                                           第十章青浦乡下的女孩                    

是抢劫成了打仗之后的一道点心，好比辛勤劳动过后必须饱吃一餐补充体力。对社会讲，

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平；对个人讲，打仗的目的就是填饱荷包，和商人经商，农人务

农的目的一样。不同的是，打仗后的抢劫是强者的狂欢与弱者的恐慌的眩晕组合。抢人者

像闯进肉铺的的食肉兽，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抢者像被追逐的小动物，竭尽全力，东躲西像闯进肉铺的的食肉兽，肆意地大啃大嚼；被抢者像被追逐的小动物，竭尽全力，东躲西

藏，最后多半难逃魔爪。一旦被抢，必须当场恭顺合作，稍有抗拒，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如果说，活人被抢是不幸的话，更造孽的情形是，有时候是死人被抢。

      在一处被大炮轰塌的城墙处，城墙的缺口被形成坡度的砖瓦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几乎

填满。尸体里有攻入缺口时倒毙的常胜军官兵，防守缺口时战死的长毛，和被长毛从别处

移来当作工事叠在一起堵缺口的尸体。死人的脸泚牙咧嘴，经过整天整夜暴露在高温下，

一个个蜡黄，浮肿，扭歪的驱体和折断的四肢白骨毕露，伤痕累累，粘着厚糊糊的脓和血，

发出难闻的气味。就在这熏臭的空气里，几个活人在尸体堆里走动，脚下踩着凝固的血滩

发出嚓嚓声。他们不是常胜军的医护人员，不是倖存的长毛，不是死者的家属。他们是到

战场上来抢劫尸体财物的劫尸者。在森林里，当雄蛳猛虎咬死猎物，饱餐一顿，扬长离开

后，豺狗会一拥而至，啃尽骨架上的剩肉。在湖边，秃鹰盘旋在抓食鲑鱼的大熊上空，等

待大熊嚼完鱼胸，扔掉鱼身的那一瞬间，高速飞下，含走吃剩的鱼尾。战场的劫尸者就是

人类的豺狗或秃鹰，他们不出力夺取猎物，却分享猎物的残余。

      为首的劫尸者是一个瘸子，用布蒙住鼻子以下的脸部，挡住臭味，却遮不住他满脸

的汗腻和骨溜溜向四处打转的眼神。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右手中指缺一节的蒙脸人，和一个

热得不穿上衣，卷起裤腿，一脸蛮横的孩子。从1860年算起，瘸子己经第四次来到青浦城

外，对他来讲，无论谁输谁赢，只要是打仗，就会死人，只要有死人，他就会不辞辛苦，

到战场的死人堆里来掏宝。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瘸子的收获越来越丰富，到达到战场的死人堆里来掏宝。仗越打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瘸子的收获越来越丰富，到达

了他一人单独干不了的地步。于是，他约上缺手指节的人和那个孩子，跟他一起来战场收

货，收入跟他们四六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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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孩子把看上去还可以使用的水壶，军号，皮腰带，统统放入孩子背上的大皮口

袋，步枪短枪让缺中节手指的蒙脸人扛起来，自己熟练地弯下身去搜掏每一个死人的口袋。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常胜军中那些死去的菲律宾士官。这些皮肤黝黑的东南亚人，凭籍流利

的英语，月薪150美元。他们的家眷在菲律宾，平时吃住都在军营，所以荷包殷实得很。瘸的英语，月薪150美元。他们的家眷在菲律宾，平时吃住都在军营，所以荷包殷实得很。瘸

子脚下的这个菲律宾士官，脸朝下躺着，瘸子把他翻过身来，发现他还活着。

     “Water(水）。。。”菲律宾士官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他的双眼皮的大眼睛，祈求

地望着瘸子。他的双臂炸断，双腿炸伤，无法自己翻身。

     瘸子根本听不懂英文，他此时此刻的兴趣，完全着落在菲律宾士官胸前挂着的那副手

工精细的金质十字架上。他伸出手去扯十字架，被菲律宾士官弯起炸剩的臂骨，护住胸前。

瘸子骂了一声，用力去拉开士官合抱的双臂骨，没有成功，自己却双手染满发黑的污血。

孩子不再袖手旁观，从皮口袋里掏出一条宽宽的军用皮带，捲起皮带，向士官的脸抽去。

菲律宾士官痛苦地扭歪着脸，嘴里嗷嗷哀叫，承受脸上的抽打，但是仍然没有松开双臂。

缺中指手节的蒙面人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在抽打一头不听使唤的耕牛。

     “Stop(住手)！”

     三个劫尸者闻声转过身来，他们听不懂英文，但是都立刻明白Stop的意思，因为他

们看到一个洋人站在城墙缺口的瓦砾斜坡底部，举枪对着他们。

     拿枪的洋人头戴水兵帽，骨骼粗壮，浓密的胸毛从海魂衫的领口处露出，白色的帆布

裤管沾满机器油污。满是灰尘，浓毛乌嘴的脸上，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腰插

短刀，肩佩水壶，肌肉发达的手臂端着一支.577恩菲尔德步枪。他是常胜军“海生”号炮舰

上的水手长，去年被仪和洋行商船“玫瑰号”开除的爱尔兰人艾伦。

    艾伦因购买偷来的生丝脏物被沃尔夫船长开除后，船长念他事先并不知道生丝的来路，    艾伦因购买偷来的生丝脏物被沃尔夫船长开除后，船长念他事先并不知道生丝的来路，

生丝被巡捕房没收后，连回国的盘缠都没有着落，便介绍他去仪和洋行的码头当修船工人。

他在这份薪水减半的码头工作上干了半年，直到常胜军大招水兵，才回到船上，在常胜军



5    江水滔滔                                                                                           第十章青浦乡下的女孩                    

里恢复水手生涯。他的丰富船上经验和因为格外珍惜失而复得机遇造成的卖力态度，使他

很快景升为高阶士官的水手长。昨天，在“海生”号对青浦县城通宵达旦的炮击停息后，

艾伦睡了一个透觉。醒来后，他听说县城里要开拍卖会，拍卖战利品，很感兴趣，决定进

城。在路过城墙缺口时，碰上了刚才打劫受伤菲律宾士官的一幕。城。在路过城墙缺口时，碰上了刚才打劫受伤菲律宾士官的一幕。

      艾伦端着枪走上叠满尸体的瓦砾斜坡，认出菲律宾士官是四天前“海生”号运来的

攻城突击队员。他的身上，从胸前到四肢，干结成块的血污铺满军服打烂的地方，绽开的

殷红皮肉下露出白森森的骨头，脸上淌着刚被皮带抽出的鲜血，脸部肌肉正在不可控制地

抽动。看到艾伦的出现，他的满目恐惧被欣喜取代。

     “Water。。。”他喃喃出声。

      艾伦一手拿枪，一手解下水壶盖子，将水壶塞入士官龟裂的嘴唇。士官贪婪地大口

大口吞下水壶里的白兰地，脸颊泛出红润。然后，知足地叹了一口气。

     三个劫尸者正想悄悄离开，被艾伦用枪挡住。

     艾伦用手指了指躺着的士官，又指了指城里，示意要他们帮忙把他抬进城去。瘸子恭

顺地点点头，隔着蒙住的脸，可以感觉到假惺惺的笑脸，他和缺手指节的蒙面人，一个拉

双肩，一个搬大腿，抬起士官，痛得士官哇哇直叫。艾伦马上要他们放下士官。

     这个地方，四周找不到担架，怎么抬走士官呢？艾伦盯着孩子背上的大皮袋，有了主

意。他让孩子哗啦啦倒空大皮袋里的东西，然后拔出锋利的腰刀，将皮口袋从两个方向割

出“L"形的口子，展开成一张大皮被。三个劫尸者看懂了皮被的用途，在艾伦的指点下，

把菲律宾士官放到皮被的中央，然后连艾伦在内，四个人每人抓住皮被的一角，抬起士官，

走下瓦砾斜坡。孩子边走边回头看那些扔掉的东西，敢怒不敢言，因为艾伦走在皮被的右

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着枪。走到坡下的时候，由于天气太热，三个劫尸者拉下蒙后角，一手抓住皮被，一手握着枪。走到坡下的时候，由于天气太热，三个劫尸者拉下蒙

脸布，艾伦认出他们是一年前在虹口卖生丝脏物的潘四家看到的收货人，而那个孩子就是

自己在泥泞的街道跌跤时偷走自己钱包的扒手。劫尸者也已认出艾伦这个潘四先生的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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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客人，尽管双方因为语言的障碍，都没有说破，但是敌意已大为减少，默默地绕着城墙，

向最近的城门口走去。

      根据华尔与“中外会放局”的事先约定，城破之后，青浦城归常胜军驻守。炮火熏

黑的城门口架着神气的前膛野战炮，一队常胜军士兵，三三两两正在城门洞口内外闲晃。黑的城门口架着神气的前膛野战炮，一队常胜军士兵，三三两两正在城门洞口内外闲晃。

常胜军是一支作战勇敢，纪律却异常松懈的军队，下了战场就像无管教的顽童，要么惹事

生非，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拳脚相向，要么无精打采，玩忽职守。看到艾伦一行来到城门

口，居然无人上前盘问。

      “弟兄们，救护队在什麽地方？”艾伦问一群坐在地上抽细长烟管的印度锡克族士

兵，他们阴沉着脸，正在为没能参加抢劫发劳骚。

       ”你是哪个单位的？“

       ”‘海生号’炮舰水手长。“

       ”你去问龙王爷好了，“一个印度士兵说罢，和其他印度士兵狂笑起来。显然，他

们觉得艾伦不是军官，可以怠慢。

       ”再问一遍，救护队在什麽地方？“艾伦用步枪顶住这个印度兵的大包头军帽。

其他印度士兵腾起身，举起武器瞄准艾伦。

       ”不许吵！“ 城门洞里冒出另一个菲律宾士官。

       ”这位士官伤势严重，必须马上送救护队。“ 艾伦放下步枪，火气不减地说。

       守城门的菲律宾士官认出皮被上的伤兵是自己同胞。“跟我来！”他向艾伦四人挥

挥手。

       艾伦一行跟着他穿过城洞。

       临近城门的民房大都不是毁于炮火，便是为修补城墙拆得缺樑少柱。往里走了一条       临近城门的民房大都不是毁于炮火，便是为修补城墙拆得缺樑少柱。往里走了一条

街，跨过一条栏杆很低，不小心就会掉落水去的石桥，像样的房屋渐渐多起来。正在抢劫

的常胜军忙进忙出，把名贵的古董，考究的衣物，沉重的箱子，堆在板车上，由随军或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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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雇来的苦力推走。找不到苦力的话，他们会强迫被抢劫者当运输工，把昨天还属于自己

的财物，运往财物新主人指定的拍卖场。青浦县城是千年古城，不乏殷实富户，但是经过

三年来城池四次易手，除了带着细软逃往上海租界的聪明人外，留在城里的有钱人，就是

这样，要么被长毛，要么被常胜军和辫子兵，洗劫一空。这样，要么被长毛，要么被常胜军和辫子兵，洗劫一空。

       常胜军的救护队和拍卖场设在同一栋灰砖青瓦的江南大宅子里，因为此处是全城屡

遭兵革后硕果仅剩的大宅子。它是前大清刑部右侍郎王詠的私宅，前后七进，一东一西两

个大花园，上下一色水磨砖，看上去古雅庄严。从门窗到顶梁，无木不刻，无砖不雕。沿

着青条石拼成的路基，艾伦一行抬着重伤的菲律宾士官穿过柱式迴廊。迴廊两边，用弧形

木条筑起栏杆,可凭栏闲坐的宽木板上粘着长毛马队留下的新鲜马粪;迴廊外,小院子里扔

着从砸碎的瓷花缸里抛出来的名贵花卉，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上躺着常胜军抢劫到手后又

觉得不值钱而丢弃的衣物。汗流浃背的常胜军官兵们，扛着刚到手的劫物，兴高彩烈，笑

闹喧哗，在劫后残破里四处奔走，震得水磨砖地嘭嘭作响。

       救护队摹仿克里米亚战争中建立的战地护理制度，在西花园里搭了四个洁白的帐

篷，其中三个帐篷是伤员的野战病房，一个帐篷是手术室。根据战地护理事业的开山鼻祖

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军事档案的分析，战场上士兵死亡的很大原因是受伤之后，

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所以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期开始，西方各国军队纷纷在战场建立野战医

院。常胜军在青浦开战前，特地从租界请来外科医生伯顿当战地野战医院院长。这位来自

香港的医学博士，白大褂上满是伤员的血污，不顾炎热，脸上戴着大口罩，露出两只因通

宵未睡布满血丝的眼睛，命令戴着同样大口罩的华人助手把艾伦送来的伤员，放到手术台

上等待检查，然后挥挥手让艾伦离去。

      爱尔兰水手依样挥手让瘸子他们离去，后者东张西望，不怀好意地观察手术室里的      爱尔兰水手依样挥手让瘸子他们离去，后者东张西望，不怀好意地观察手术室里的

一切器械。看在瘸子他们一路将受伤士官抬到救护队的份上，艾伦不想追究打劫死人伤员

的事。艾伦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一个不斤斤计较的人，一个不需暗中提防的人。他的



8    江水滔滔                                                                                           第十章青浦乡下的女孩                    

心思现在投向东花园的拍卖场。

      常胜军的骨干是转战世界的雇佣军人。自从常胜军在上海周边开始攻城略地以后，

军中骨干就尝试引进各种雇佣军的理财制度，其中包括建立拍卖场，拍卖战利品。战利

品的来源是常胜军官兵从抢来的东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运回家乡，或是看似值品的来源是常胜军官兵从抢来的东西中，挑出一些因太笨重不易运回家乡，或是看似值

钱但新主人不懂欣赏的物件，送到拍卖场上，套现换钱。拍卖场的出席者是常胜军官兵，

随军的各种华人服务人员，和辫子军的军官。

      总指挥华尔来到拍卖会现场，他像惯常那样，头戴三面遮阳的兜帽，身穿热带居民

宽松的蓝哔叽上衣，没有着军服或佩带绶带肩章，手握马鞭，嘴里叼着菲律宾雪茄，在两

名穿红色紧身马甲和灯笼裤的马来亚士兵的护卫下，坐在一张紫檀木的太师椅上。华尔想

在今天的拍卖场上购买一件中国古董，送给上海的丈人，泰记商行的老板杨坊，所以他特

地带来随军的中国通事，帮他物色礼物。

      整个东花园里，数百名华洋官兵挤得严严实实，他们大都敞胸露臂，不顾彼此的汗

气和口臭，伸直脖子，踮起脚尖，踩着石块青砖，眼里放出亢奋的光泽，热切地望着东花

园底部的月门。这里没有官级高下的尊卑之分，没有华洋人种的隔阂抵触，只有听命于钱

包的灵魂。月门后面连着大宅的库房，拍卖的物件正从库房里一件件搬出来。月门口站着

常胜军的军需官，他是拍卖场上的拍卖官，他的左边站着中国通事，右边放着一个木架子，

架子的中央挂着一具硕大的铜锣。

     第一件上场的拍卖物是一套颇为别致的八仙桌椅。紫檀木的桌面边缘和桌脚雕刻着精

细的花纹，同样木料的四张椅子的椅背上用螺壳拼成古装仕女图。每张仕女的脸用白玉雕

成，椅子的椅臂镶着彩玉。拍卖官命令六个苦力抬着八仙桌和椅子绕场一周，让全场出席

者近观。然后向全场介绍这套八仙桌椅的来历，并由通事官抑扬顿挫地照样翻译给在场的者近观。然后向全场介绍这套八仙桌椅的来历，并由通事官抑扬顿挫地照样翻译给在场的

华人：

     “弟兄们，这套桌椅是本城画家曹知白先生家的藏物。曹先生是元朝人，所以这套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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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估计至少有三百年历史。长毛宰了曹先生家的后人，桌椅落到长毛手里。两个月前，常

胜军第一次攻下青浦，这些东西被长毛隐藏起来。昨天，这套稀世家具被我们常胜军在长

毛的圣库密室里发现。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听到”三百年历史“，全场騒动，尤其是对来自美国的军人来说，家具的年龄是美      听到”三百年历史“，全场騒动，尤其是对来自美国的军人来说，家具的年龄是美

国国龄的三倍，保存如此完好，不可思议。提到圣库居然还有密室，更引起军人们种种猜

测，不知是哪支幸运的队伍，敲开密室的大门，从而按常胜军的规矩取得了里面财物的所

有权。

     ”80两银子！" 拍卖官起叫。

     ”100两！“ 一个安徽口音的千总军官应声加价。

     ”120两！“ 一个声音在艾伦身边响起。艾伦循声望去，见是一个嘴巴很宽，嘴唇很

薄，脸色蜡黄毫无血色的廋子。艾伦认出，他是去年在虹口护送自己回到外滩碰见巡捕时

失踪的唐耶叔。

     ”150两！“ 一个将要回国的美国军官加入竟争。

     “180两！”唐耶叔继续加价。

     ”300两！“ 安徽千总高吼。

     全场哗然，因为按1美金合2.1两银子的换算，300两银子几乎相当于一个常胜军士兵

一个半月的薪水，或相当于大清二品官两个月的俸禄。这个看上去身穿六品武官服饰月薪

50两的安徽千总，荷包如此饱满，战争财发大了！

     “铛。。。”拍卖官敲响铜锣，结束第一件拍卖。安徽军官成了八仙桌椅的新主人。

      第二件上场的拍卖物是一对日本七宝烧花瓶。“七宝烧”是16世纪末日本庆长天皇

年间，日本工匠摹仿中国“景德镇”工艺，创制的珐琅工艺品。与“景德镇”烧制的花瓶年间，日本工匠摹仿中国“景德镇”工艺，创制的珐琅工艺品。与“景德镇”烧制的花瓶

最大的不同在于，“景德镇”花瓶以陶瓷为胎，而“七宝烧”瓶以金属为胎，表面以石英

为主要原料配合其他颜料烧制而成，色彩比“景德镇”花瓶更加鲜艳。拍卖的这对七宝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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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瓶，胎骨轻薄，釉料细腻，酱红色打底，墨绿的树叶上绽开白色菊花，表面没有丝毫凹

损。拍卖官向全场介绍花瓶的来历，由通事翻成中文：

     “弟兄们，这对七宝烧花瓶是大清皇帝赐给这栋大宅的主人王侍郎的赏品。知道为什

么叫七宝烧吗？因为它用了金，银，琉璃，玛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种名贵的材料烧么叫七宝烧吗？因为它用了金，银，琉璃，玛瑙，珍珠，琥珀，和珊瑚七种名贵的材料烧

成。看到瓶上这些白色的菊花吗？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徽记。所以，估计这对花瓶是日本天

皇送给大清皇帝，然后大清皇帝转赏给王侍郎。花瓶也是在长毛的圣库密室里发现的!

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00两银子！“拍卖官起价。

      ”120两！“

      ”150两！

      。。。。。。

      ”250两！“

     密集的竟争叫价把拍卖价钱迅速拉高。总指挥华尔至今没有加入叫价，因为他在富商

丈人杨坊家里看到过镶玉石贝壳的八仙桌和日本七宝烧瓶，他不想送重复的礼物。他在等

待更奇特的物件从长毛的圣库密室里出现。他不想使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先下手为强，越

过拍卖场，直接去长毛的圣库拿。在这方面，华尔很有绅士派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有

那么多亡命之徒愿意听从他这个草莽英雄的号令。

     ”铛。。。“ 拍卖官再次敲响铜锣。七宝烧瓶以350两找到了新主人。

     第三件拍卖品出场时，引起全场又一阵骚动。两个苦力抬着一个三尺见方份量显得很

重的盒子绕着花园向全场展示。盒子是用纯银打造的，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九个状如玫瑰

花瓣的红色瓷盘，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花瓣的红色瓷盘，这是一套放在餐桌上能拼成一朵玫瑰花形的餐具。每件花瓣上有三道形

似花芯的凹槽，凹槽里各放银质的刀，叉，匙，配在一起就像红花瓣上的银色花芯。餐具

和盒子之间，垫着绣满金线的缎子。通事在拍卖官之后用中文介绍餐具的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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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这套餐具是长毛头子洪秀全赏给长毛忠酋李秀成的。听说，李秀成用这套

餐具专门招待西洋朋友，所以用的不是筷子，而是刀叉匙，连盒子在内，都是纯银打造。

银子餐具是李秀成这个等级使用的。在长毛里头，只有洪秀全一人可以用金质餐具。常胜

军攻下青浦时，长毛守将来不及替李秀成带走这套餐具，我们是在长毛守城主帅的公馆，军攻下青浦时，长毛守将来不及替李秀成带走这套餐具，我们是在长毛守城主帅的公馆，

也就是这栋大宅里发现这套餐具的。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全场一边聆听介绍，一边对长毛高层的生活不断唏嘘。原来造反后的生活可以奢侈到

这个地步，怪不得造反这么起劲。

     ”500两银子！”拍卖官开价。

     ”550两！“ 几个声音同时喊出一个价钱，其中一个声音是唐耶叔，震得艾伦一边的

耳朵嗡嗡响。

     ”800两！“ 华尔的通事在华尔的授意下加入。

     ”850两！“ 又是几个声音喊出同一个价钱。显然，这里没有人想礼让总指挥华尔，

因为人人知道华尔不介意部下在拍卖场上和他争风。

     “1000两！” 华尔亲自介入喊价。

      “1100两！”仍然有人不想放弃。

      “2000两。。。！”华尔最后的“两”字拖得很长。

      全场静了下来。大家都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加价者。一秒，两秒。。。五秒过去。

再也没有加价者出现。

      “铛。。。” 拍卖官敲响铜锣。

      ”谢谢各位！“ 华尔站起来致谢，然后带着护兵离开现场，留下他的通事办理付款

和运货的各种善后。和运货的各种善后。

     拍卖继续进行。

     第四件拍卖品是长毛守城主将周文嘉丢下的冠冕。周文嘉的爵位是绫天豫，在长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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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爵位里排在第五等，地位不算高，所以他的冠冕是由半圆形的铜片编成，冠的正面是

一个虎形装饰物，从冠前伸到冠后，冠的两边贴着虎耳，虎额上镶着一颗蓝宝石。这件拍

卖品以70两银子找到新主人。

      第五件拍卖品是生漆雕花围屏，本城元代画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计有三百年以上      第五件拍卖品是生漆雕花围屏，本城元代画家曹知白家的藏物，估计有三百年以上

的历史。这是一幅六开面的围屏，每幅屏面高八尺，宽二尺，雕花用彩玉和玛瑙拼成，讲

的是《西厢记》的故事。这件拍卖品以300两银子找到新主人。

      第六件拍卖品是圣库密室找到的一款文房四宝。砚台是玉做的，装水的器皿由一块

砖红色的石头雕成，笔架是一支罕见的红珊瑚，两块水晶押纸放在银架子上。这件拍卖品

以150两找到新主人。

     。。。。。。

     第十件拍卖品拍出后，拍卖官向大家宣佈，后面库房里还有很多东西，因为价钱较低，

数量庞大，不可能一件件单独拿来拍卖。请大家排队到库房去根据已经标好的价格，自由

选购，不得退货，这是常胜军拍卖场的规矩。

     如果说刚才的东花园人潮满得像没顶的水缸，那么听到拍卖官上述这番话后，东花园

里的人潮就像水缸打破后的水一样，一股脑儿涌向通向库房的月门，铛得一下就把挂铜锣

的架子踩翻。拍卖官和他的助手又哄又骂，好不容易把人潮理顺，排队进入库房。

     王侍郎家的库房一头通月门，一头通宅外的大街。这样的佈局原先是为了方便侍郎家

生活用途的物品，不必经过大宅就能直接搬运出入。拍卖场在库房通向大街的出口处安下

收款枱，让从月门那一头进入库房的人潮沿着摆满各种出卖品的长桌子，遍走遍选购，一

路走完，刚好到达收款枱付钱，然后离开大宅。

     摆在连绵长桌子上的出卖品大致分为四类：鸦片，绸缎，瓷器，皮货。这些物品都是     摆在连绵长桌子上的出卖品大致分为四类：鸦片，绸缎，瓷器，皮货。这些物品都是

两天里常胜军官兵从民间抢来后，委托拍卖场出售。每件物品都在桌上标明价格，看得出

来担任拍卖的军需官老于此道，所以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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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首先挑选了装在藤篮里的四块完整的金花烟土。这种上好烟土，市面的价格是每

块44两银子，这里的标价是每块22两银子，如果不是卖给虹口潘四先生那种狠心杀价的买

主，可以有稳赚一倍的利润。然后，他挑选了一匹紫红色和一匹银底绣花的绸缎，准备寄

给在家乡都已到婚嫁年纪的两个妹妹。艾伦把步枪斜背在肩，一手提着烟土藤篮，一手抓给在家乡都已到婚嫁年纪的两个妹妹。艾伦把步枪斜背在肩，一手提着烟土藤篮，一手抓

起两匹绸缎，却觉得表面光滑亮丽的绸缎有抓不牢的感觉。看到桌子上有一根草绳，便用

草绳打成水手结，套住合拢的两匹绸缎的两端，稳稳地提起来，走到收款枱前。

     “一共160两银子，”收款枱的中国通事，翻看艾伦选购的货物后说。

     "你算错了，“ 爱尔兰水手胸有成竹地指出。”四块烟土，每块22两，一共88两；

两匹绸缎，每匹18两，一共36两，两项加在一起总共124两。“

     ”还有这个呢？“ 中国通事指指草绳。

     ”什麽，一根草绳值36两？！“ 艾伦激动地质问。

     ”大人，请跟我来。" 中国通事做了一个手势，把艾伦带到五步之远的库门外。这里

是一个小天井，出了小天井就是大街。

     小天井里站着男女老少十几个华人，看他们的样子，既不像随军的苦力，也不像原先

住在王侍郎宅子里的家眷。他们的前额上都扎着草绳，草绳里绕着一条丝带。

     通事把艾伦领到其中一个女孩跟前。女孩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身穿夏天的蓝布衫长

及膝盖，短短的脸，剪着前留海，肮脏的灰尘掩盖了原本白皙的肤色和整齐的五官，眼睛

红肿，胆怯地望着艾伦。

      ”大人，请看你的草绳上绕着一根绿色的丝线，对吗？“ 通事从艾伦套住绸缎的草

绳里抽出一根艾伦原先没有注意到的丝线，再和扎在女孩额头上的草绳里的丝带做一个比

较。“瞧，一模一样颜色。这就是你买的货，没错。”较。“瞧，一模一样颜色。这就是你买的货，没错。”

      艾伦突然明白他遇上了常胜军里的人贩子。

    ”我要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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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退货，这是拍卖场的规矩。”

     然后，就像介绍每一件拍卖品一样，通事向艾伦讲述了女孩的来历。她是本城方秀才

的儿媳妇，方秀才因为抗拒长毛砸孔庙，被长毛点了天灯，遗体至今还挂在城楼上，她的

老公被辫子兵拉去修工事，压死了。她是自己卖自己，要换两口棺材钱，礼葬公公和丈夫。老公被辫子兵拉去修工事，压死了。她是自己卖自己，要换两口棺材钱，礼葬公公和丈夫。

     艾伦还想争辩，却看到唐耶叔也来到小天井，向中国通事耳语。

     ”大人，这位先生表示，如果你不要这个货，可以转让给他。这样做，拍卖场是允许

的。“

    不讲英文的唐耶叔向艾伦示好地挥挥手里的一大把草绳。

     艾伦觉得喉咙里堵的很，看着女孩惊恐的脸，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

     ”我买下了，算账吧。“ 艾伦掏出100元美金，交给通事。

     艾伦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不介意贩卖鸦片牟利，不介意购买脏物做家人的礼物，但

是他毕竟天良未泯，受不了让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妹妹还小的女孩落到唐耶叔这样的人贩子

手里。

     艾伦带着女孩走出王侍郎的大宅，他想让女孩子回家去，但是语言不通，不知如何表

达。  哒哒哒的马车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一辆由两匹健壮的英国马拉的低轮马车缓缓驶来，

低轮马车后跟着数辆由苦力押着的驴拉板车，板车上坐满脏巴巴的华人儿童。为首的板车

上挂着中英文招牌：”战地华人儿童收容所“。

     艾伦立刻有了主意，带着刚买下的女孩向低轮马车兴冲冲地走去。

     

     


